
外面的世界
叶广 芩

与日 本学生一起打工
中国 留学生不打工

便无法支付 日 本昂贵的
世界第一的物价 ，留学
生们干的 活都是脏的 、
累的 、危险的 ，因这三
个单 词都是 以K开 头 ，
故在 日 本被称为 “三K”
事业。“三K”事业 不
但日 本学生不屑 一顾 ，
连日 本青年也不干 ，所
以这方面劳动力明显不
足。日 本的大学生们业
余也打工 ，他们都干些
什么工作呢 ？

年底 ，日 本人有送
礼习惯 。顾客在商店买
了东西 ，委托商店将礼
品包装打扮好了 ，写上
某某人的 “岁 暮礼”，
直接送到受主家去 。几
乎没有谁不送礼 ，这么
一来 ，年底商店的工作
量就非常大 ，不得不招
收一批大学生去临时帮
忙。

“ 三越”是 日 本首
屈一指的百货公司 ，也
是世 界 大 百 货 公 司 之
一。筑波大学是 日 本一
流的公立大学 ，长期 以
来二者一直挂着钩 。自
十二 月 一 日 起 ，“三越 ”
每天派 十 几辆大轿车不
远几十 公 里 由 东京来这
里拉学生，公 司管接 管

送，管一顿很不错的 中
午饭 ，工钱很高 ，干够
十五天的还有三万 日 元
奖金 。这样优厚 的待遇
对中 国 留学生来说是根
本摊不上的 ，故此去的
99%是 日 本学生 。

我便属于那1%吧 ，
主要想看看这些 当 地土
著青年们干的什么样的
活，也想看看公司职员
们的生 活 ，便硬着头皮
混在其中 。分配工作时 ，
公司们见我年龄大 ，便
认定是大学院生 ，肯定
是攻读学位的 ，于是将
我分在仕译组 ，专门做
处理计算机的失误 ，修
正传票错误工作 。同我
一起的还有两个 日 本大
学四年级学生 。

第一天没让干 活 ，
学习 业务 。拿着高薪听
课，不错 ，比在铁厂穿
上工作服就得吭哧吭哧
抬铁强 。教 员就是公司
职员 ，讲课很卖力 ，看
样还仔细做了准备 ，但
是我一句也听不懂 ，什
么“自 动起票”，什么

“PICP处理”，我连
听没也没听过 。有些
怯场 ，跟着便是后悔 ，
怪自 己做事太 冒失 。
但回头看那两个 日 本
青年 ，张着嘴亦如坠

云雾 ，遂明 白 ，这些劳
什子PICP对 他们亦 是
初识 ，大家都在 同一起
跑线上 。当 然 ，他们不
存在着语言障碍 ，我的
日语水平则糟得一塌糊
涂。于是更加用心听讲 ，
将不懂的词汇抄 出 ，回
家抢着经济辞典查了半
宿，第二 日 在汽车上还
在背 。

日本学生昨晚不知
干什么去了 ，第二天一
上班便哈欠连天 ，有些
心不在焉 ，好在干得速
度不慢 ，看起来也挺轻
松，两人时时还聊会小
天，一上午便处理了几
十份单据 。休息时 ，我
喝着公司提供的免费茶
水，自 觉很满足了 ，而
日本学生们对此煎茶却
无心问津 ，大多买了桔
汁、咖啡 、冰激淋之类 ，
又吃 又 喝 如 同 开 交 谊
会。我问一小伙子 ，挣
了这笔钱想干什么 ，他
说寒假去美 国 西海岸旅
行。

于是心便有些沉 。
留学生们打工是为了填
饱肚子 ，为 了 交学费 ，
没有谁敢奢想着 去 “西
海岸”……之所以如此
是因为我们穷 ，国 穷家
也穷 。人穷志不能短 ，

穷则思变 ，要变则得干 ，
则得吃苦 ，得有咬牙精
神，这种精神便得从我
们这 一代开始 。一种使
命感 自 心中 油然而起 ，
自觉比那两位 日 本学生
清醒了许多 。

快下班时 ，仕译科
科长抱着一堆处理过的
单据来到我们中 间 ，都
是处 理 错 了 的 。众 多
单据 中 竟 没 有 一份是
我的 。

于是有些 自 豪 ，有
些小得意 。

钱包丢 了
这件事是筑波大学

中国 留学生会会长张东
宁同学给我讲的一件发
生在大家身边的事 。遗
憾的是故事的主人公 已
经学成回 国 ，我无法对
其本人进行采访 ，甚至
连其姓名也未问全 ，只
好随着大伙称其为某桑
了。

某桑 马 上 要 回 国
了，将省吃俭用攒下的
40万 日 元统统装在钱包
里，由 土蒲乘火车去东
京办回 国手续 ，购买机
票。

不幸 ，他的钱包在
土蒲 车 站 被 小 偷 扒 去
了，这样的事在 日 本虽
说不常见但也不能说没
有，人的觉悟 、思想境
界向来不一般齐的 ，这
点谁都可 以理解 。然而
40万 日 元对留学生们来

说却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数

字，一个人的生活费一
个月 不 过8万 ，能攒够
这个数字确实不易 。某
桑有些手足无措 ，连哭
也哭不出来了 。于是大
伙给他 出主意 ，建议在
报上登个广告 ，说 “不
慎将钱包丢失 ，因为马
上就要 回 国 ，请拾主将
包内护照及各类证件邮
回本人 ，以便在护照规
定日 期内返 回 中 国。”

小偷 尚算 “通情达
理”，见到报上的广告
后立 即 将 护 照 寄 给 某
桑，40万 日 元 自 然是“笑

纳”了 。大伙拿着信封
从邮 戳 上 辩 认 半 天 地
址，亦无结果 ，只好作
罢。某桑失款纵然心疼 ，
护照 回 来 也 算 万 幸 ，拿
着凑 来 的 款 子 买 了
机票 ，在 机 场 发 了一
通自 认 倒 霉 的 感 慨 之
后，悻悻地登上飞机回
国去了 。

事情 过 去 也 就 完
了，学生们将此事很快
淡忘了 ，大家都有许多
事要忙 。

但日 本人觉着太丢
份。

偷谁的钱不成？单
偷外国人的 ，这对 日 本
国民 之 形 象 大 大 的 不
利。有热心的便开始集
资，你几千我几千地凑 ，
这张登丢钱广告 的报纸
在许多 日 本人手里传来

传去 。很快 ，凑了 百余
万日 元 ，他们将这笔钱
寄给了在 中 国 的某桑 ，
作为赔款 ，也代那位不
争气的 同胞表示道歉 。
留学生们知道了这件事
都说某桑 因祸得福 ，日
本的 这 通 做 法 也 挺 新
鲜。

过了 几天 ，日 本方
面收到了某桑的 回信 ，
说丢的40万他留下 ，剩
下的钱如数寄 回 日 本 ，
捐给 土 蒲 的 一 个 小 学
校，教育需从孩子们开
始。

不久 ，小学校的校
长便收到了这笔 由 中 国
寄来的捐款 。

这件事使 中 国 人跟
日本人都很感动 ，大伙
说某桑这件事做得很漂
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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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天的故事

宋纯孝

春天 的 故事 是嫩绿
的

是缀在 枝 头 的 点 点
希望

春天 的 故事 是透 明
的

是悄 然 照 进 窗 内 的
阳光

春天 的 故 事 是 温 润
的

是洒 入心 田 的 蒙 蒙
细雨

春天 的 故 事 是含蓄
的

是蒙 生 在 少 女胸 中
的心事

远方 那 片 白 杨 树 林
梅林

记得刚毕业 的那
阵子 ，兜 里 的 那 块

“ 金字 招 牌 ”助 长 了
我这位女大学生 的傲
气，总觉得世人不如我 ，我也
不与世人同流 。八小时之外的
最佳去处便是距离宿舍一百米
开外那片幽静 的 白 杨树林 。日
出，我 去 那 儿 练口 语 ；日 暮 ，
我去那 散 步 ；朋 友 来 信 时 ，
在那里追忆往 昔 ；不 顺心时 ，
在那里 倾 吐 心 中 的 不 快 ；就
是蜷缩 在 宿 舍 那 四 分 之 一 的
角落里 ，我 都 觉 得 出 那 片 白
杨树林 里 伸 出 的 枝 枝 桠桠也

在拥着我 。
一个夏 日 的黄 昏 ，我在我的

那片 白 杨树林里遥望着西天的落
日，神思飘飞得好高好远 ，以致
一群叽叽喳喳的年轻人走进了树
林，我竟没有察觉。“喂 ，连声
招呼都不想打吗？”其中一位说
着已经走到了我的跟前。“有事
就说 ，我又不认识你。”我最讨
厌这种没教养的人 ，斜了他一眼 。

“ 哦 ，说正经的 ，你不认识我 ，
我可认识你 ，你是刚分到我们中
段的助理工程师。”“这些与你
有何相干？”“你长得很漂亮。”
我冷笑了一下。“嗯 ，反正我想
和你交个朋友。”交朋友 ，他把
我当成什么人了 ？我认为这是对
我的亵渎 ，便冲 口 而 出：“你太
不自 量。”正 当 我要拂袖而去 ，
猝然间 ，他拽住我的手 ，猛的在
我手背 上吻了一下 ，说：“我喜
欢你”。此刻 ，一种被戏弄的怒
火由 心而起 ，我不假思索地给了

他一个耳光 ，然后飞跑出 了 白 杨
树林 。

不知为什么 ，以后的 日 子 ，
每每黄昏降临 ，我却更想去那片
白杨树林了 。有时 ，我问那片 白
杨树林 ，甚至在每个树干上都划
上了问号 。我为什么误入此间 ？
白杨树林缄默不语 。

算起来 ，事情过去 已有半年
了，我的心境才平静下 来 。那时 ，
我已开始接管506中 段了 。独立
于坑道工作 ，可不是好玩的 ，那
是地表 以下的世界 ，阡陌交错的
巷道 ，上下贯穿的竖井 、天井 ，
空荡荡的采场 。在这样的世界 ，
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 。就在前两
个月 ，506中 段 的 二 号 穿脉在贯
通时就砸死了个人 。据说那人并
不该死 ，当 时他 已经过险区 ，可
又返回去救人 ，把别人救出来了 ，
自己却牺牲了 。后来才知道 ，这
位死者姓于 ，恰恰就是那个黄昏
中在杨树林中 吻我的人 。

自从事故发生后 ，我的心中
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惧 。那天 ，
在采场的第一采层 ，我踩空了放
矿漏斗的边缘 ，幸亏一位姓方的
年轻矿工用 一根风水管将我拉了
上来 。小方便成了我在矿里 的第
一个朋友 。说来也巧 ，小方也被
人救过 ，而救他的人就是那个不
该死却又 死了 的人 。于是 ，我从
小方 的 口 中知道了他叫 于仲秋 。
后来 ，小方还告诉我关 于那个黄

昏，那片 白 杨树林里发
生的故事 。

那片 白 杨树林是小
方和小于他们小时候常

玩的地方 。参加工作后 ，他们
更喜欢去那里唱歌跳舞 ，对着
白杨树倾吐心中 的不快 。那天 ，
小于的女朋友和他吹了 。原因
是女方嫌他是井下工人 。所以 ，
他们几个都很不开心 ，又喝了
点酒 ，自 然想到了那片杨树林 。
刚好又碰上我 ，有一个哥们玩
笑似地说：“谁能攀上她 ，谁
就算长了咱们哥儿们的志气。”
于仲秋借着酒劲便有了那黄昏
的故事 ，事后小于觉得太唐突 ，
还写了封信给我 。信写完后 ，
让小方帮着看看妥不妥 。但不
幸的是 ，小于的事还做完 ，便
撒手而去 。小方说 ，如果我能
原谅 的 话 ，就把信拿给我看 。
我说 ，人都没了 ，还有什么原
谅不原谅的 。于是 ，我看到了
一个死者的手迹 ：
助工 ：

前两 周 ，可 能吓 着 了 你 ，
别怕 ，我们 只 是喜欢你 。你说
我不 自 量 力 。我想 ，你可 能 是
说，我配 不 上你 。其 实 ，你若
嫁我 ，我未 来 的 心上人还 不 答
应呢 。

于仲秋

后来 ，我调 出 了那个矿 山 ，
却忘不了远方那片经受着风和
雨、雪和霜洗礼的 白 杨树林 ，
更忘不了 白 杨树林下小方和他
们的伙伴 ，还有那深在地下 的
电花 、炮烟和采场……

匡燮散文集《野花凄迷 》出 版

我省散文作家匡燮的散文集 《野花凄迷》，
最近由 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发行 。

这部二 十 多 万 字 的 散文集 由 “情 到深处 人
孤独”、“蓝 色 的旋律”、“飘香 的 记忆 ”等
六集 组成 ，共 收录 了 作 者 近 十 年 间创作 的散文
作品八 十 三篇 。其 中 ，《蒲 团》、《鬼嫂》、

《 留 在 山 城 的 梦 》等 散文作品 曾在 台 湾 《小 说
创作 》的 “大
陆作品赏析 ”
栏目 中刊登发
表。《朱砂月
季》、《无字
碑前的痴梦 》
等篇被翻译为
英文 ，介绍到
国外 。作品文
笔清新 ，朴实
浑厚 ，擅长以
主观情绪 的流
动为脉络 ，把
抒情写景与哲
理性的思考和
谐地融在一种
诗意 的 韵 味
之中 ，逐 步 形
成了 独 特 的
风格 。

（ 冀 者 、 童年　（木 刻 ）袁 玉 虎


